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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之

李焕之在上海国立音专 （１９３６年）

李焕之 （１９１９—２０００），著名作曲家、指挥家、

音乐理论家。福建晋江人，生于香港。从小接触广

东、福建的民间音乐，并在基督教会唱诗班习唱圣

咏、习奏风琴。１９３６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并选修钢琴、合唱等课。

１９３８年８月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

习，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又继续在高级班

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同时在校任教员。抗战

胜利后到张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

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活跃在音乐战线上，

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

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自１９５４年起，历任中

国音乐家委员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音乐创作委员会主任，《音乐创

作》主编等职务。１９８５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２０００年３月９日在京逝世，

享年８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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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之自幼爱好民间音乐，热心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１９３５年后，即开始创

作歌曲，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蒲风等诗人合作抗日

歌曲，作有 《厦门自唱》（燕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２０世纪４０至５０

年代，共创作了三百余首声乐作品。其中传唱较广的有 《青年颂》《民主建国进行

曲》《新中国青年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等。他曾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

编配合唱、钢琴伴奏与管弦乐总谱等，还为电影 《暴风骤雨》《在长征的道路上》

《鲁迅生平》等配乐，为第二、第四两届全国运动会的大型团体操配乐，写作主题

歌合唱曲 《新长征颂》 《红旗颂》。为演出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他对其总谱

进行过多次整理。此外，他还与别人合作了一些作品，如 《牧羊哀歌》 （郭沫若

词）、《黄花曲》（蒋光慈词）等。

几十年来，李焕之根据中国民间及古代音乐的丰富素材，结合时代发展的要

求，创作出表现新时代精神而又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深得国内外人民

的喜爱。其代表作有 《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合唱；弦歌

合唱 《苏武》与琴歌合唱套曲 《胡笳吟》，以及管弦乐 《春节组曲》、筝协奏曲

《汨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 《高山流水》等。他创作的管弦乐曲 《春节组曲》

现在已成为我国每年新年音乐会上必演曲目，是一部民族交响乐的经典之作。

１９５７年８月，为了迎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

节的合唱比赛，在刚刚组建一年的混声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吸收了北京一些爱

好民歌的青年学生参加，组成 “北京青年业余民歌合唱团”。在李焕之、王方亮分

别指挥下，合唱团演唱经过改编发展的东北民歌 《瞧情郎》、云南民歌 《茶山谣》、

陕北民歌 《三十里铺》、古琴曲 《苏武》，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郁地道的中国

风味，率真质朴的演唱作风，倾倒了在场的所有评委和听众，因而荣获金质一等

奖，这是中国合唱团在世界上的首次获奖。在参赛的曲目中，有两首是李焕之的

作品，即四乐章合唱组曲 《茶山谣》和在古代琴歌 《汉节操》 （又名 《苏武思

君》）的基础上编写的琴歌合唱 《苏武》。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李焕之多次向古琴

大师查阜西先生请教，并把查先生的唱奏录音带回去学唱、记谱，终于完成了这

部忠实于原曲韵味的合唱作品。

李焕之的妻子是厦门同乡作曲家李群，１９４２年６月两人在延安结婚。李群与李

焕之一样，也是多产的歌曲作曲家，作品如 《大生产》《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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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然词）、《放风筝》（根据河北沧州民歌改编）、《茉莉花》（根据河北昌黎民歌改

编）、《慰劳红军》（根据江西兴国山歌改编）、《歌唱毛泽东》（根据北京说唱单弦

音乐改编）、《快活的买牛郎》 （与李焕之合作，根据河南说唱 “二夹弦”音乐改

编）、《学大寨，赶大寨》《石油歌》（李季词）、《祖国之恋》（卢生词）等。李群

尤其创作了许多儿童歌曲，除了独唱歌曲外，如 《快乐的节日》（管桦词）、《我们

要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杨因词）、《为祖国锻炼》（金波词）、《中华，中华》（瞿

琮词）、《快乐的小队》（金波词）、《风筝，美丽的风筝》（柯岩词）、《新年，你

好！》（张振芝词）、《创作之歌》（金波词）、《哎呀呀，窗外的小月亮》（欧阳逸冰

词）、女高音独唱与童声合唱 《摇篮》等等。

管弦乐 《春节组曲》①

自１９４３年新秧歌运动后，春节就成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互见面、

同歌共舞的节日，也成了党政军民相互关怀问候、共同鼓舞革命斗志的时节。《春

节组曲》是李焕之用满腔热情以音乐形式对自己当年在延安过春节时的一个真实

记录。《春节组曲》创作于１９５６年，于当年全国音乐周首演，并获得听众一致赞

赏。尤其是其中的 《序曲———大秧歌》 （后常以 “春节序曲”为名单独演出）广

受欢迎，其已成为中国喜庆佳节中屡演不辍的保留节目。《春节组曲》展现了一幅

中国人民在春节时热烈欢腾的场面以及团结友爱、互庆互贺的动人图景，全曲分

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 《大秧歌》：第一乐章为序曲，复三部曲式。这是一段以陕北民间大

① 节选自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组编：《交响乐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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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音乐为素材写成的乐章，其中第一主题由两首陕北民间唢呐曲组成，是以民

间打击乐节奏为基调的旋律，经短小的问答式过渡，乐曲进入第二主题。第二主

题由双簧管奏出亲切而悠扬的陕北秧歌调，不仅体现了热烈欢快的春节庆贺场面，

还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乐章 《情歌》：第二乐章是行板，是富有浓郁陕北民歌色彩的旋律，乐曲

像一首春天的抒情诗。乐曲由英国管奏出引子并带出陕北情歌的主题，听者仿佛

看到在月光如水的延河边，青年男女漫步谈心，月光为他们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雾

纱。作曲家运用不同乐器的多次反复，好像是让人们感受到男女青年时而深情地

交心，时而激情地对答。在一段不平静的起伏音后，音乐回到了主题，最后的乐

句仿佛又让人们回到了月光如水的延河边。

第三乐章 《盘歌》：第三乐章是回旋曲式的圆舞曲。第一主题表现的是人们在

节日中的团结与友爱，除此之外，本乐章还有两个副题，这三部分的音调都是从

不同的陕北领唱秧歌调中演变出来的。乐曲的音调时而像朋友的谈心，时而又像

老人同青年的幽默逗趣。根据当年延安周末舞会的实际情况，作者还有意将民间

风格的音乐与现代交谊舞曲结合起来，将这首具有民族风格的圆舞曲写得颇有

新意。

第四乐章 《灯会》：第四乐章为三部曲式。主部是以陕北民间队列音乐唢呐曲

［大摆队］为素材的音调，乐曲健美壮阔，句法连贯，首尾一气呵成。乐曲运用了

陕北唢呐艺人连续呼吸的技巧，反映了灯会上人们欢快的情绪。乐曲最后再现了

［大摆队］的音乐旋律，热火朝天鼓乐齐鸣，一副普天同庆春节的热闹景象以音乐

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乐队在绚丽辉煌的音响中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

歌曲 《社会主义好》

希扬作词，李焕之作曲，创作于１９５７年。歌曲为进行曲速度，旋律奋发激昂，

高度颂扬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欣欣向荣的

繁荣景象。它以朴实的语言和直抒胸怀的手法，表达了新中国人民对党、对社会

主义的真挚感情。从诞生之日起即广为流传，后被选为１５首革命歌曲之一，收入

《革命歌曲大家唱》之中，教育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思想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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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八月桂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原据大别山歌谣 《八段锦》填词改编而成。１９２９年至

１９３０年间，鄂豫皖苏区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人们改唱 《八段锦》以表达苏区

人民群众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和第一次分到土地后欢欣鼓舞的心情。因为歌词首

句为 “八月桂花遍地开”，故名。１９５９年，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扬把这首单旋律民

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１９６４年，李焕之再度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

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第二场 “星火燎原”中，以女声合唱加舞蹈表

演的形式出现，一时间此歌红遍全国，最终变成红色经典歌曲。后来，此歌又被

选入中小学等音乐教材。

琴歌合唱 《苏武》①

《苏武》，李焕之根据查阜西打谱和教唱的琴歌 《苏武思君》编配合唱和民乐

伴奏，作于１９５６年。该曲既保持了古代歌曲的神韵，又发挥男声部深沉、宽厚、

坚韧和女声部广漠、凄冷、柔美的特点，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更丰富的艺术手

段更充分地去表现作品的精神内涵。从古曲琴歌的角度来说，它除了以原生形态

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存在以外，又有了新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从合

唱的角度来说，它获得了古老艺术丰厚的滋养，使它具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和神韵，

也扩大了它的领域，甚至有可能独树一帜。１９５３年王震亚教授将琴歌 《阳关三叠》

编配成混声四部合唱 （载１９５４年第１期 《音乐创作》，钢琴伴奏）。近半个世纪以

来，成为我国许多合唱团的保留曲目。琴歌合唱 《苏武》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第六届

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演出，得到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音乐。

① 节录自周畅：《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２—
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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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协奏曲 《汨罗江幻想曲》①

１９８０年，李焕之根据古琴曲 《离骚》改编。其成就有三：１发挥原曲的精

华。作曲家所选用作为主题的音调都是原曲的精华，它精彩、深刻，但在古琴独

奏曲中没有得到发挥。如今李焕之调动庞大的民族乐队，用协奏曲的形式，使主

题得到充分的展开，使原曲的精华放出光彩，增强威力，给这部作品在思想上、

艺术上提供了相当的分量。２古筝协奏曲的音乐形式。我指的是名副其实的古筝

协奏曲，不是名称上的古筝协奏曲。作曲家将民族古曲多主题连缀结构与协奏曲

主题呈示、发展、再现的原则糅合在一起，多主题给呈示、发展、再现提供材料，

呈示、发展、再现的原则使主题的精华得以发挥。又尽力调动民族乐队和古筝演

奏的特长，提高民族乐队的表现力和发展古筝的技法，在协奏的过程中，充分发

展乐曲，展示乐曲的风采。３幻想曲的音乐构思。屈原 《离骚》诗原就是充满幻

想的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品，唐代陈康士的琴曲 《离骚》也是一部充满幻想的浪漫

主义杰作。李焕之这部作品 “幻想曲”，音乐构思高明之处在于：一是抓住了原曲

的艺术特征，二是体现了他对欧洲幻想曲音乐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三是作曲家创

作的主观意向。这第三点尤其重要。正是由于把它写成幻想曲的协奏曲式，才能

更充分地发挥原曲的精华，才能更深刻和更具有感染力地表现屈原的思想感情和

抱负以及人民对他的崇敬、怀念和爱戴，使乐曲具有动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另外，

幻想曲可以比较自由地处理曲式结构，给古曲的多主题连缀与主题呈示、发展、

再现的原则的糅合，提供某种更为方便的途径。

① 节录自周畅：《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３—
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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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鲁艺①

李焕之：要谈概况，我也只能谈音乐，其他的方面我也不太熟悉。因为我一

到延安就到了鲁艺。１９３８年８月我到了鲁艺，是音乐系第二期。我到了以后，听

说第一期也刚毕业不久。也不是毕业，那个时候鲁艺学制叫做 “三三制”，就是第

一个三个月是第一学期，第二个三个月是出去实习，然后第三个三个月又回到鲁

艺来上第二个学期。那么按原定计划应该是九个月才能毕业。但实际上在当时的

战争环境里，第一学期结业以后，大家就多半到前方去了，到了前方，由于工作

需要，一般就回不来了。第一期的，听说也就是八个同学，现在好些同志已经都

不在了，像安波、郑律成、李丽莲。李丽莲当时是唱歌的，是个歌唱家。还有的

同学可能现在都改行了，不一定搞音乐，不一定在文艺界了。第二期同学就多了，

有将近四十个。现在好多音乐界的一些老同志都是第二期的。

李群：他们第二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大堆广东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

他们开玩笑就说他们是广东佬，像李宁、梁寒光、李鹰航，还有郑波为、叶宁。

叶宁不是现代艺术局的这个叶宁，他现在在绥远工作了。另外还有李焕之。

李焕之：都是不同时间从不同的地方去的，但是在一起正好广东人多。第二

期的情况现在了解的同志很多。有的情况找李宁呀，找那个王元方呀，他们都知

道。第二期，当时我们鲁艺音乐系教员很少，吕骥是系主任，教员就是向隅和唐

荣枚同志两个，一共就是他们三个同志。冼星海是１１月初来的。二期音乐系，也

可以说鲁艺在当时就是延安文艺界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当然另外还有像文抗也还

① 李焕之、李群口述，杨稢整理。据廉静、陆华、郭锦华等整理：《我们的演艺生涯》，北京：

中国书店，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４—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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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了不少的作家、文学家，还有些别的文学艺术团，但是鲁艺是集中的。从整

个音乐工作来说，那个时候歌咏活动相当活跃，鲁艺的师生都经常出去教歌。那

个时候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也提出要求让鲁艺派人去教歌，而且为他们创作

校歌。

李群：负责教歌，也给老乡教歌。去给老乡教歌不是单独教的，经常帮助秋

收，或是生产，甚至修飞机场，穿插着教歌的工作。

李焕之：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修飞机场的任务，就是在延安城东门外修一个

飞机场。当时那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开阔地，老百姓在那里修飞机场。

李群：鲁艺最早是在北门外，在北门外时间不太长，从１９３８年４月鲁艺建校，

到了１９３９年７月底搬家，有一年多的时间。搬家搬到桥儿沟，要从城里到桥儿沟

就必须经过那个飞机场，所以这个飞机场对我们来说熟悉极了。

李焕之：我们都参加劳动，那个时候鲁艺的同学参加修飞机场的劳动，休息

的时候教老乡们唱歌。那个时候安波填了很多这种填词的民歌，相当流行。他编

了一些民歌，抗战的民歌。编出来教给老乡唱，很容易上口。

李群：鲁艺出来的同学创作的作品都是容易上口，并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李焕之：我们１０月底结束了学习，就准备要工作了，正好那个时候冼星海来

了。正好是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前一天，第二天就轰炸了 （注：此处记忆有误，

延安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１１月２１日，冼星海抵延安是１１月３日）。

李群：冼星海那个时候是跟我一块儿来延安的。那时我出去了一下，我再回

来的时候，就跟他一个车，那个车是华侨送给毛主席的。

在路上，我不知道他是冼星海，他当然不能把他真实的姓名告诉我，因为一

路检查非常严，从西安到延安要过很多的关卡，他这个身份要说出来，当然就不

合适了。但是反正组织上当然是知道的。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就是冼星海。

他一路也不大说话，我那个时候比较小，对他印象挺深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人挺

尊严，又有点儿可敬可畏，老是抽着大烟斗，不大说话。他跟钱韵玲两个人，钱

韵玲也不大说话。路上气氛还是相当紧张的。这路上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走到

什么地方会出什么问题，都未可知。所以一般都不怎么说话的。当然也许是西安

办事处会交代一下，彼此心里有一个了解，但是在路上一般不大解释。

他当时好像带着华侨的身份。我记得很清楚，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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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装外套，然后戴一个咖啡色有花点的围巾。这个围巾就那么一条，到延安他

也都戴着，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展览会里头不知道有没有他这条围巾？可能还在。

李焕之：这个围巾可能还在。他那套西装跟这个围巾可能都还在。

李群：他去的时候，就是穿那套衣服，这个印象我是很深。

李焕之：因为他走了以后，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那套西装和围巾都留下了。

李群：他走的时候，我们还送他到飞机场了。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是冼星

海。钱韵玲来的时候好像穿着旗袍，头发留得长长的，搭在肩上。

李焕之：鲁艺聘请了他。

李群：他到西北旅社住了没有多久，很快就到鲁艺去了。他到鲁艺去没有多

久，正好赶上一大批人要到敌后，要到前方，那个时候，总带队就是吕骥同志。

李焕之：到前方还得是半年以后。冼星海是１１月初到了延安，到了鲁艺以后，

我们第二期同学正好要毕业，所以开欢迎会。欢迎会当场就请他指挥我们唱歌，

指挥我们唱 《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欢迎会是１１月１１日）。唱这些歌，

大家非常高兴。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很惋惜，因为都要走了。

到前方去的很快已经有个别人走了，但我们当时还留下了一部分人。接着第

三期又开始了。第三期一开始我们有一部分留下的少数同学成立了一个高级班，

冼星海就担任我们高级班的功课。高级班有我，有李宁，还有梁寒光、李鹰航，

还有一个叫周良石。周良石我１９６１年在青岛见过他一次，沙可夫出事的时候，在

追悼会上见到过他一面。他已经不搞艺术工作了。

当时冼星海担任我们高级班的教员，主要是作曲、指挥这两门课。同时很快

地组织鲁艺集体创作了歌剧 《军民进行曲》。

李群：里诃饰李强，杜矢甲演李老伯，张颖演那个嫂嫂，我就演那个小孩李

小兰，干学伟演伤兵，陈锦清演丁二嫂，徐一新演孔排长。演出也有不少场，反

正那个时候演出活动挺多的，整个效果没有 《生产大合唱》好，后来就搞了 《生

产大合唱》。

李焕之：一个尝试吧，在咱们中国写这个歌剧，当时也就是不多。

李群：在延安这个算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是 《农村曲》，那是向隅同志在第一

期的时候作曲的。

李焕之：《农村曲》是第一期的时候，向隅、吕骥同志他们创作的。《军民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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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曲》是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写的，１９３９年上演的。大概是１９３９年二三月份的时候，就

写了 《生产大合唱》。

李群：实际上按咱们现在来说，《生产大合唱》是一个大型表演唱，实际就是

这样，有一点剧情，有一点人物。但是它也不是剧情很复杂，或者是这个人物故

事非常贯穿，也不是那样的。基本上就是军民团结抗战，搞生产嘛。里面还搞了

好多动物，有牛，有鸡，有鸭，有羊。像我就演公鸡，黄准也是演鸡，牛是叶枫

演的，还有一个叫张鲁，他也演牛。陈一宁演的是那个嫂嫂，莎莱是演那个小

妹妹。

后来大概有半年吧，吕骥同志就带着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文学系、美术系、

戏剧系、音乐系当中抽调了大批的干部，组织成了一个队伍，出发到敌后去了。

我听他们讲，路上打雷，鞋也都没有了，他们说吕骥同志披一件雨衣，也不骑马，

就光着脚在地上那么走。那时相当艰苦。但是这支队伍去了以后，文艺干部一下

子撒开了，整个敌后文艺的工作，一下就展开了。实际上分出来相当大一部分力

量，后来华北联大就是这部分力量。

李焕之：像卢肃、钟惦蓒，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出去的。延安音乐上的话，

还是放在鲁艺第三期，像陈紫、时乐蒙、白韦、庄映、汪鹏、李莫愁、张衡、张

泳，好多人呢，现在也都是在各岗位上，基本上这些同志还都是搞音乐工作的。

第三期毕业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就留在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研究室。像我们

刚才说的这些人差不多都去了。当时音乐研究室，还有瞿维跟寄明。第三期结束

之后就是第四期了。第四期是学习最长的一期。

从第三期开始学制就开始长了，第三期改成一年毕业，中间没有实习。因为

实习实际上三个月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从第三期就改长一点，让同学们多学

一点。第四期是两年。

李群：两年，两年的学期中间也有实习。你像我，我就在华侨工厂待过。

学员不是让你去敌后，是到延安附近；不是出去做音乐工作，是让你做别的

工作，等于是接触群众，思想锻炼，一般工作能力的锻炼。这个中间你要做一年

工作，它一点都不强调非得做音乐上面的事，我倒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回来继续

学习。但是四期实际上也没有按计划搞完，因为那之后就开始整风了。

李焕之：不，其实你们是学完两年以后才出去的，出去以后实习是两个月，



６７５　　

三个月回来就总结，就毕业，你不学习，就不能算毕业了。整风运动开始时第五

期刚开了一个头。第五期的学习就不如第四期了，第四期的学习是比较正规化的。

那时老师就多了，吕骥同志到前方去了，那么音乐系主任就由冼星海担任了。冼

星海担任，向隅同志还在，唐荣枚还在，我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也就担任教学工

作了。后来１９４０年底李元庆去了，张振辅去了，你知道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了，那

是一个老音乐家，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他是第一个，他也是上海国立音专

的。所以后来教员力量也增加了，也成立了音乐工作棚，像瞿维、马可、郑律成、

任虹。

李群：都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第四期老师就多了。

李焕之：后来担任教学的像声乐的杜矢甲、潘奇、郑律成、李丽莲、唐荣枚

他们五员大将，任虹和我担任基本乐课、合唱指挥。乐理主要是我担任，音乐欣

赏是向隅。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指挥了。第二期时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

里头你只要能干什么，就让你担任什么。当时吕骥知道我学过音乐，我在上海音

专读过。因为当时二期学过音乐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

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

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

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１９４２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

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１９４２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

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 《歌曲月刊》， 《歌曲月刊》

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

是我一个人干。后来 《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 《歌曲半月刊》，后来

又是 《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

《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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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任这个 《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

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

印刷厂，差不多都是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

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八九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

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

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１９３９年初成

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

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

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儿也好，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

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当时印了一定的记

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

可能是到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１年就开始了，把收集来的许多民歌的稿子进行整理、

分类。我们组织了一个编程小组，成员年轻有为，像杜矢甲呀，干学伟呀，把材

料分类编一编。后来出了１０种丛刊，有 《秧歌集》 《器乐曲集》 《秧歌锣鼓点》

《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道情集》等，都是油印的。编了民歌集数种，如

《江浙民歌》《秦腔音乐》《绥远民歌》《山西民歌》出了好多集。

李群：秧歌运动以后，学习民间音乐就提得很重了。大家都很自觉，很有感

情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李焕之：座谈会开完以后，毛主席还到鲁艺去作一个报告，那是在５月３０日。

李群：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让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迈开双脚走到大鲁艺

去。这话就是毛主席作报告讲的话。

李焕之：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加注重一些音乐群众活动。就是创作时，

更加考虑群众能接受。１９４２年７月，写了 《七月里在边区》大合唱，然后接着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开始搞一些秧歌了。到１９４３年春天，秧歌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秧歌运动当时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那个时候教学方式也

改变了。因为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好多正规的课也都不能够正常进行了。有很多

的政治学习占了一些时间，所以有些音乐活动就跟工作接不起来。每到一个什么

节日，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假如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就搞一些这种作品。吕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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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线回来以后不久，赖星就去了。他也去了音乐研究室。他是支部书记，但创

作热情很高。

李群：他也写了很多的儿童歌曲。

李焕之：儿童歌曲。林静写的 《小毛衣多好看》。

李群：对了，对了。

李焕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打毛衣。

李群：那个时候演出活动简直频繁极了。像我们当学生的，实际上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就是学习也工作，工作当中也学习了。一个礼拜七天，我的印象当中

就总是有五天需要各种不同的活动和演出。

李焕之：当时组织的合唱队，从１９４０年开始就不光是音乐系的学员，还有音

乐工作室的一些同志去参加。一个礼拜只排练几次。

李群：那时候指挥是任虹、时乐蒙，还有李焕之，指挥小组是由这么三个人

组成的。那个时候唱的东西还挺广泛的，绝大多数是苏联歌曲。另外也唱我们自

己创作的。除此之外，还唱一些３０年代的歌曲，像 《海韵》《花非花》。

李焕之：还唱一些俄罗斯的，像什么 《金色的红岩》。

李群：对，《金色的红岩》的合唱。

李焕之：还唱巴哈的 《弥撒》。不是 《弥塞亚》，是巴哈的一个 《弥撒》。还

唱过这些歌。

李群：后来吕骥同志写的 《凤凰涅?》，古老的诗，就是在这儿唱的。我记得

好像是郑律成跟李丽莲。

李焕之：郑律成，李丽莲，夏青。

李群：夏青现在改名了，叫祝平康，在文化部，现在他算是办公室主任了。

他以前的名字就是夏青。他是很漂亮的男高音，那个时候他是戏剧系的。可能他

的声音很好，后来就吸收他唱歌了，唱领唱。整风以后，这个合唱团就没有了，

就全力以赴搞秧歌运动了。

李焕之：后来秧歌运动，这种合唱基本上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批判 “大洋

古”。

李群：其实是要怎么看它的。

李焕之：一期，二期，三期，都没有他们第四期接触的东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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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那时候人家说我们正规化，所以后来批判的时候，也集中在我们这儿

了。音乐课，我们基本上都是唱固定的唱名，听也是固定的，唱也是固定的。

那个时候音乐系并不分科，就是大家都要上这些课，都是一些共同课。举个

例子吧，像基本的音乐课，我们都是五线谱，唱固定的唱名，都是他们给我们编

讲义，课呀、唱呀什么的，就是不分科。但是同学本身，他无形中好像有那么一

个分法。有的同志，他提琴比较好，就多下点工夫；有的同志他声乐比较好，也

有兴趣，他在这个方面就多下点工夫；有的人就是喜欢搞作曲，他就在这个方面

多写一点，多下点工夫。所以在无形中好像张三李四他自己分了，但是课本身并

不分，门门课都上。指挥呀，合唱呀，欣赏呀，和声呀，作曲呀，声乐，全部都得

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喜欢哪一课吧，大家也知道，但是你也别不上，稍微偷一

点懒。

李焕之：那个时候不可能不全面，因为你毕业以后出去，要担任很多方面的

工作。

李群：我也唱，我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慢慢就不能唱了。当然我以前身

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还唱了不少。

最初我们搞秧歌的时候，思想觉悟还没有那么高。好像觉得要学，甚至耳朵

上还搞一个大辣椒。大家其实觉得这些东西趣味并不高，但是后来慢慢艺术性也

好，思想性也好，群众化也好，都有所提高。实际上展开它也有一个过程，有一

个认识、学习、提高的过程。当然到了最后比较集中的比如像 《白毛女》这就是

比较大的成果。当然了像秧歌剧很多了，像 《夫妻识字》《兄妹开荒》这都是当时

比较突出的，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在想一想，最初搞秧歌时候也很有意思的。就

像我说的，翻穿一个皮袄呀，或者耳朵上搞一个大辣椒呀，都有的。后来像刘炽

那个 《胜利鼓舞》，它发展在腰鼓基础上，一下子找几十个个子最高、身体最魁梧

的男同志，然后搞一个大的腰鼓，系上一个红带子，我的印象是头上都包着的，

穿的毛蓝那种上衣，是红的腰带，大概是那样的。哎呀，看起来精神面貌那就完

全都不一样了，不完全是原来民间的东西了。

我们去演出的时候，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

儿，我们演多少场，他都跟着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

长，为什么呢？后面跟着一大堆老乡，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然后在一个大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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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山坡，就等于咱们现在这个体育馆似的，人山人海，山头都坐满了人，特

别有意思。甚至他们把我们送回来，都不嫌累。

李焕之：在农村演出都是这样。都是野场子，都是露天演出的。我在延安搞

创作多半写合唱。我到延安去，第一首作品还是在延安院子里写的，是叫 《保卫

祖国》的一首歌曲。带到鲁艺以后，吕骥看到了，他觉得这首歌不错，让我继续

写，所以我从那开始又搞曲子，搞指挥。《保卫祖国》这个歌，词作者是金帆。我

跟他是在香港的时候认识的，他在广州，我在香港。我们通信来往合作，但没有

见过面。《保卫祖国》吕骥改了几句，经常在晚会的时候唱。从那以后我经常写合

唱，《青年颂》《青春曲》《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抗战进行曲》《十月革命进

行曲》《鲁迅纪念歌》。

李群：《青年颂》是胡乔木的词，这歌唱了相当长的时期。

李焕之：他写的一首诗，发表在当时的一个青年刊物上。

李群：这个合唱篇幅比较大。

李焕之：后来又跟贺敬之合作了歌颂党的 《红旗的歌》，当时是中共成立２０

周年，就写了中共２０周年。本来他是写一个大合唱，因为大合唱我们好几个人分

头去写了。我是写了两首，一首是纪念歌，就是中共成立２０周年纪念歌。现在我

把它改成 《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改成这个名字。马可写了 《毛泽东之歌》，

瞿维写了 《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分头写，但是没有写完。他的那个大合唱可能还

有一两段没写，但是都在各种场合里演唱了。

李群：因为是比较正规的合唱，篇幅也都比较大，所以一直都是合唱队在唱。

李焕之：那个时候写合唱还是有风气，当时像冼星海去以后写了 《黄河大合

唱》。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合唱还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建立合唱队，也就是

说让这个合唱队正规一些。

李群：人家 《国际歌》四部都能背得下来，《黄河大合唱》女高音、女低音都

能唱。

李焕之：当时合唱的确很能够鼓舞人心，很快流行起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段落，

像 《保卫黄河》很快就传开了。延安那时有一个习惯，一开大会大家就互相拉歌。

李群：你要说这个场面，我都觉得将来拍什么电影要把这个场面再现一下，

那是很感动人、很有激情的，人山人海，歌的海洋，一浪胜过一浪，真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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